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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ao Zhenpeng

廖振鹏 地震工程与工程力学专家 。
１９３７年 ２ 月 ８ 日出生 ，四川省成都市人 。 １９６１
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。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 ，中国
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、博士生导师 。从
事地震危险性评定 、强震地震学 、设计地震动 、结
构抗震 、减震和系统识别等方面的研究 。负责地
震小区划研究 ，推进了我国地震小区划工作 。在
工程力学领域致力于波动和振动问题研究 ，建立
了波动数值模拟的解耦理论与技术 ，并应用于高
坝和核电站等大型工程结构的动力分析及工程

中反演问题的研究 。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２
项 。 １９９７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

———进步来自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

　 　 １９５２ 年 ，我从成都市树德中学初中毕业 ，
大多数同班同学升入高中 ，而我因家里穷考入
了国家提供食宿和学费的成都职业技术学校 ，
并被分配到应用化学专业 。 那时我对学习毫无
兴趣 ，就是贪玩 。 迷上了抓蟋蟀 、游泳 … …我把
抓的蟋蟀放在课桌抽屉里 ，不料上课时蟋蟀叫
起来 ，老师怒斥道 ：“都十四五岁了还玩这种东
西 ！”中午偷偷去河里游泳 ，回到学校已经上课 ，
我不敢进教室 ，就惶恐不安地站在门外等下课 。
玩得津津有味 ，学习则味同嚼蜡 。 记得在语文
课堂上 ，老师讲评学生作文 ，首先表扬作文写得

好的同学 ，朗读范文并表扬其有观点 、有感情 ；
然后话锋一转说道 ：有的同学写的什么作文 ！
“尽是生活流水账 ！”我一看自己的作文本 ，老师
的批语正是这几个字 。 那时我就是这样一个淘
气和不爱学习的学生 ，中专第一学年我补考两
门课 ：语文和政治 。

进入第二学年时发生了两个变化 。 一个是
客观的 ，在全国院系调整中我们应用化学专业
调整到泸州化工学校 ，我就离家从成都到了泸
州 。 学校位于泸州市郊区 ，从学校到市区步行
约半小时 。校园面临长江 ，背靠青山 ，两侧是一
望无际的甘蔗地 。 从江边延伸到山脚的开阔地
上 ，散落着学生宿舍 、教师办公室 、教室 、食堂和
几个篮球场 。 在我的记忆中 ，除了教师办公室
为两层小楼外 ，其余建筑都是平房 ，这就是我简
朴的但难以忘怀的中专母校 ，我成长的摇篮 。
新学年开学的第一堂课上 ，老师宣布学校新建
了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 ，同学们可以自愿转到
该专业学习 。 那时人们说化学就是洗瓶瓶罐
罐 ，那是我所不喜欢的 ，就拿起书包直奔新专业
教室 。 进了教室在后面找个空位坐下 ，我其后
的生活就这样与土木工程结了缘 。另一个变化
是主观的 ，我的学习态度发生了莫名其妙的改
变 ，变得认真了 。 这也许是因为换了环境使我
有了重新开始的感觉 ，也许是补考使我对自己
感到不满 ，我说不清楚 ，少年的心理转变常常不
可理喻 。

中专教育侧重技术和技能 ，而我则倾向于
对事物的理解 ，中专教学方式并不适合我的个
性 。 不过 ，有时候不利环境会更利于人的成长 ，
我的中专学习或许是一个例子 。 上理论力学课
时 ，老师一上来就写了一黑板积分公式 ，然后
说 ，你们中专生不学微积分 ，抄下来以后用 。我
盯着黑板上拉长的 S ——— 积分符号“∫” ，傻了
眼 。 在材料力学课上 ，老师在讲到梁的微小挠
度曲线时引用了一个公式 tanθ ＝ θ（θ是挠度曲
线切线与水平方向的夹角） 。 按照我那时的了
解 ，tanθ和 θ是不同的 ，怎么能说它们相等 ？ 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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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老师 ，对老师的解释 ，我感到不知所云 ，不过 ，
知道了这大概与微分概念有关 。这些困惑在我
心里激起了理解微积分的强烈愿望 。 课余去查
阅微积分教材 ，看到了在中专课本上所缺少的
准确和清楚的表述 ，我很满意自己的疑问是合
理的 。 但是 ，当我追根究底试图彻底弄明白时 ，
又察觉到有些内容仍未真正理解 。 当时没有时
间深入 ，我就把这些更具体的疑问放在心上 ，中
专毕业后通过自学终于领会了微积分的要点 。
其后我观察到 ，这种自主学习方法较之从老师
那里接受知识的传统学习方法也有一定优点 。
因为这使我较之一些科班学生更扎实地掌握了

微积分思想 ，并能灵活地用于解决具体问题 。
优秀老师对学生的成长有着深远影响 。 对

于我 ，杨慎行老师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中专老
师 。 当时杨老师大约 ４０ 多岁 ，清瘦的高个子 ，
平和而微黑的脸上总带着思考的眼神 。 到校任
教前杨老师是一位土木工程师 ，据说是因为他
的到来学校才办这个专业的 。 我对科学研究产
生兴趣就和杨老师的教学和鼓励分不开 。杨老
师讲授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是同学们喜欢听的一

门课 。 他的讲解思路清楚并融入了他的实际体
验 ，我们不但能听明白是什么 ，而且能了解为什
么 。 对这门课我很感兴趣 ，在做老师布置的一
道习题时除了按照老师讲的内容解答外 ，还写
了一页纸的讨论 ，内容大致是对问题提法和解
决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。 杨老师阅后在我的
作业本上以端正的楷书用红笔批上 ：“对科学的
钻研精神可嘉 ，勉之 ！”这对于一个 １５ 岁少年的
独立思考是多么大的鼓励 ！ 在我终于成长为一
名科研和教学工作者并像他那样帮助年轻人之

后 ，曾多次打听杨老师的下落 ，直到前些时候才
从我的中专老同学盛祖椿那里知道 ，杨老师已
经过世了 。 虽然那个我十分珍视的作业本也不
知道什么时候丢了 ，但是那红色的批语却始终
深深印在我的心里 ，激励着我努力学习和独立
思考 。

中专毕业实习相继在成都和重庆两市的建

筑工地进行 。 我们学做瓦工 、钢筋工 、混凝土工
和木工 。 结束实习时 ，老师要求学生根据实习
体会写毕业实习报告 。 在工地实习过程中我见
过窝工现象 ，并思考过产生的原因 ，我给自己出
的报告题目是“平行流水作业” ，内容大致是从
工地特定的人力和物力出发如何组织流水作业

和平行作业 ，使之在不浪费资源的条件下尽快
完成施工 。 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一个优化问
题 ，但在这份报告中我自发地采用了原始的优
化观点 。 现在回想起来 ，这份报告十分幼稚 ，但
是 ，我觉得这是我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初次锻
炼 。 因为 ，在写作这份报告时我曾连续几天努
力思考并将论述的依据建立在实习中获得的经

验数据之上 。 这使我体验了独立从事科学研究
的过程 ：自己提出问题 ，自己提出解决问题的具
体思路 ，自己动手去做 ，直到写出报告 。 中专学
习是我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 ，因为 ，独立思考和
自主学习习惯的形成始于这一阶段 。

念中专时我从未想过上大学 ，因为中专生
不具备报考条件 。 只有最好的中专毕业生可以
由学校直接推荐上大学 ，那是寥若晨星的幸运
儿 。 我们在重庆建筑工地毕业实习时见过这样
一位幸运儿 。 她是与我们在同一工地实习的另
一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 ，一位胖胖的女生 ，模
范三好学生 ，她被推荐上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。
同学们给她戴上大红花 ，敲锣打鼓欢送她 。 她
那激动的样子却一点也未激起我的羡慕 ，因为
像我这样的普通中专生 ，上大学是遥不可及的
奢望 。

１９５５年中专毕业后 ，我被分配到广东省工
业厅土建设计组 。 从参加工作到 １９５６ 年秋上
大学将近工作了一年 。 我的具体工作是复核结
构计算书 。在工作中我很快观察到自己在中专
学到的知识不能满足工作需要 。 我就在工作之
余结合工作中遇见的问题学习 ，使自己迅速胜
任本职工作 。 在那之后 ，我将业余时间几乎全
部用于自学自己喜欢的数学和物理 ，不仅解开
了积存在心里的微积分疑问 ，学习上的进步也
·９２４·



土木 、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 廖振鹏

增强了我的自信并激发出更强的求知欲 。
１９５６年机遇出现了 。 国家号召“向科学进

军” ，高校扩大招生并允许中专毕业生报名 。 虽
然我听到这条消息时离高考只有两个多月 ，仍
决定试一试 。 未学过高中课程 ，就立即收集了
一套高中教材 ，并制定学习计划 。 工作单位也
为报考大学的年轻人提供了每天只工作半天的

条件 ，我需要利用半个工作日加上晚睡早起 ，在
这两个多月内学完高中课程 。 我的办法是把学
习计划制定得很细 ，每门课每部分内容的学习
时间基本上按教材页数以半小时为单位进行分

配 ，并严格执行计划 ，所以很多内容只能一扫而
过 ，否则无法完成计划 。 如此仓促的准备使我
感到考上的希望渺茫 。 既然考不上 ，就在报考
志愿表上干脆写上清华大学第一志愿 。 考后我
对各门课程的答卷作了回顾 ，不仅察觉到对不
少考题的回答不完满 ，而且有的考题涉及的内

容我竟从未见过 ，全凭临场发挥 。 我自以为录
取无望 ，便重新投入自学之中 。 在我几乎把高
考这件事忘了的时候 ，一天下午一位同事老远
就向我喊 ：“小廖 ，录取通知书来了 ，你考上清华
啦 ！”她看我没多大反应就说 ：“考上清华你怎么
不激动呀 ！”我当时确实不激动 ，这或许是我这
个一向迟钝的人对超过梦想的结果尚未反应过

来 。 一个怀着强烈求知欲的年轻人得到在清华
大学学习的机会怎能不欢欣鼓舞 。更使我感到
鼓舞的是自己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了至少不低于

正规高中毕业学生的学习成绩 。 我深知 ，之所
以如此决不是自己比别人聪明 ，因为我的智力
至多中等 。我之所以能考上清华 ，只能归之于
从中专开始养成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习

惯 ，以及逐步提高的自学能力 。 实际上 ，这一习
惯和能力也是我日后能够有所进步的根本

原因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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